
南阳汉代文学创作——朱穆的诗文 
 
朱穆(100～163 年)，字公叔，一说字文元，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丞相朱晖之孙。少有

孝誉，笃志好学，精力专注，甚至跌落坑中、丢失衣冠，亦不自知。年五十时还向同郡隐居

武当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弟子，为时人所称服。年二十，为郡督邮，遂举孝廉，除郎中、

尚书侍郎，被人称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顺帝末，大将军梁冀召之，使典兵事，甚见

亲任。桓帝初，举高第，升侍御史，寻迁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入国史馆东观撰修

《汉记》，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外戚传》及《儒林传》。因感于时俗

浇薄，乃作《崇厚论》和《绝交论》。永兴元年(153 年)，冀州发生严重的水灾饥荒，社会秩

序混乱，朱穆出任冀州刺史。因慑于朱穆威名，贪官污吏闻风而逃，冀州百县中仅解印逃走

的县官即达 40 多人。到任后，朱穆严惩贪官豪强，终因得罪宦官赵忠而被捕送还京师，罚

作刑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穆诉冤，才被赦归乡里，居家数年。后又征拜尚书，上

疏请罢除宦官，桓帝不从，宦者亦因此常常诋毁穆，使他终日不得意，愤懑发疽，延熹六年

卒。穆“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至于贫不能殓。“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

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桓帝追赠穆益州太守。朱穆善文辞，著论甚美，蔡邕曾至其

家抄录其文，并与门人“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范晔：《后汉书》卷 43《朱穆传》。）。

朱穆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 20 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 2 卷，已散

佚。今存有《崇厚论》、《绝交论》、《郁金赋》、《与刘伯宗绝交诗》等数篇。 
 
  从现存作品来看，朱穆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散文方面，包括书奏和论文等。朱穆自幼学

《五经》，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矜严疾恶，清肃刚直，是一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的作家。他的奏议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痛斥权贵，分析形势，提出切中时弊而富有远见的

建议，而且能够写得论据充实，分析较为透辟，清楚明白，通畅简洁。虽然它们都是以儒家

的思想为指导，为维护当时统治者的利益和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服务的，但仍然具有一

定的思想意义。在这方面，他的三篇奏记劝戒大将军梁冀的文章富有代表性。　 
 
  东汉顺帝到桓帝时期，大将军梁冀专权，《后汉书》记载他得势时的情形说：“专擅权柄，

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

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

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在这种情况下，朱穆没有阿附梁冀，助纣为虐，而

是“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以劝戒冀”（范晔：《后汉书》卷 43《朱

穆传》。）：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

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

不逮，所好惟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

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

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

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厄。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

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

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 
 
  在这里，作者针对梁冀及朝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露，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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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其良苦用心亦即整肃朝纲的良好愿望，表现了作者对王室的忠诚。但这篇文章的局

限性是很明显的，突出的是具有浓重的经学气和神学气，用天灾变异等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

问题，实际上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第一次的劝戒没有效果，梁冀仍然“骄暴不悛”，以至

于“朝野嗟毒”，于是朱穆第二次写文章劝谏。其文曰： 
 
  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

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

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 
 
  以上是文章的开头，朱穆没有直接谈具体问题，而是先讲了为明君贤臣的一般道理，再

谈到梁冀当时的重要地位与天下治乱的关系。这样引出后面的议论，站得比较高远，容易为

人接 
受。接着，朱穆列举陈述了当时天下的严峻形势以及对梁冀的危害： 
 
  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

财，皆当出民，（扌旁）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

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

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 
 
  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

卒至亡灭。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免之

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

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 
 
  在第二部分里，作者具体说明了当时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严峻形势，并尖锐指出了这

种形势使“将军结怨天下”的严重后果，站在为“将军”着想的立场上指陈利害得失，就比

较容 
易打动梁冀。同时，朱穆又举出暴秦亡灭和永和之乱的事例，从反面阐明利害，尤其是永和

之乱，是梁冀所亲历过的，就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接着再回到当今的现实，就很自然地

引出了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正面劝梁冀改弦更张，体恤国事、匡济天下： 
 
  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

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

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

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 
 
  这篇文章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处处流露出作者为国分忧、匡救时弊的热忱，读来颇能

感染人。文章表面看来是为梁冀个人陈述利害，但实际上时时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显示了

作者 
正直爱民的品格，显得尤为可贵。就写作技巧而言，文章立意高远，旁喻远引，多方分析论

说，曲折尽致，说服力很强。　据《后汉书》记载，梁冀对朱穆两次的批评建议非但没有采

纳，反而“纵放日滋”，朱穆就写了第三篇文章“奏记极谏”： 
 
  大将军内有贵要之固，外有功业之重，诚不可复枉道散财，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选举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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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有于典制，辄率公卿诣朝堂，案其罪咎，则改节从训，犹影响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

事小，以明事门音，从其过言，随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伤损财物，坏乱纲纪，左

右近官并以私情干扰，天下虽大，而民无所容足也。余尚可忽，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

流布，日夜广远。愿大将军省废他事十刻之间，考案古今官民之极，度数作趣，较然可见，

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敌国也。若以穆轻愚，不信其言，可呼所亲识古今者，请征核其实，

不可不诚，惧有后恨。 
 
  此次上书开门见山，针对梁冀“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

的不法行为直言相斥，慷慨激昂，诤诤忠言似猛掌击于梁冀之背，话虽简短，然理足气盛，

精粹警策，极为有力，惜乎仍不为梁冀所纳。朱穆的其他几篇书奏，也都写得大体与本篇相

似，直陈利害，切中时弊。如他晚年任尚书时写给桓帝的《上疏请罢省宦官》，在 150 字的

简短篇幅中，列举宦官擅权的罪恶，直斥宦官为媚以求官、渔食百姓的“凶狡无行之徒”、

“恃势怙宠之辈”，主张一律“罢省”，而以“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代之。意见之

激切，震惊朝野，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刚性烈肠和疏直激切的文章风格。　 
 
  朱穆为人率直淳厚，因而“常感时浇薄”而欲有所匡正，与朋友刘伯宗的绝交即反映了

他的个性。正是由于朱穆的这种个性，他现存的两篇论文《崇厚论》和《绝交论》都是“慕

尚敦笃”的“矫时之作”，其《崇厚论》全文如下：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

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

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

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

况又薄于此乎!　 
 
  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厐，则道数不远。昔在仲

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

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

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

“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

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　 
 
  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

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

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
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

不存。故田（虫分）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

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

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

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

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

之失度，美韩稷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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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

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崇厚论》是朱穆后期作品，是针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其中也蕴含了作

者在坎坷的仕途经历中的所见所闻和深切体验，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首

先，文章揭示了当时“风化不敦”的现实，又进一步指出“俗之薄也，有自来矣”，并分析

了“时俗浇薄”的社会原因，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和普遍的认识意义。东汉后期，外戚和宦

官交替专权，官僚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士风日益败坏，社会更加黑暗和混乱。朱穆严厉批判

了“尚相诽谤”，“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的不良风气，希望其“与草木俱朽”，

呼唤人人“以天下为一”，“时敦俗美”，爱憎分明。作者没有局限于对“时俗或异”的抨击，

而是以大量例证剖析了自古以来“时否俗薄”的现象和原因，并以正面典型加以对比，居高

临下，切中要害，使文章的主旨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其次，作者在本文中已不仅仅以儒家

思想立论，而是多处运用道家老子的思想观点来批判现实，否定仁义礼法，如“是以仁义起

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等。这一方面反映了

东汉后期社会动乱日甚的情况下经学渐趋衰落，老庄哲学开始抬头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作者在阅尽龌龊世态之后的愤激情绪和思想转变。　 
 
  这篇文章的写作艺术技巧也是很高的，能够代表朱穆散文的成就。其一，文章观点鲜明，

层次分明，论证充分，结构谨严完整。文章开篇“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就提出了论题。

紧接着进行理论上的辨证，指出“道德迁”、“淳朴散”是由于“仁义起”、“礼法兴”。第二

段中借老子、马援之言正面论述敦厚之道，并以孔子、楚庄王、丙吉、张子孺等“圣贤之德

敦”的事例以证之。第三段以较大篇幅从多方面论析了“悠悠者皆是”的“尚相诽谤”的恶

习，对“时敦俗美”和“时否俗薄”进行了对比。在前面层层分析的基础上，第四段再次强

调了“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照应了开头，显示出“慕尚敦笃”的主旨，结论给人一

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使人不能不接受。其二，博引古人古事，反复论说，激昂慷慨。在并不

太长的篇幅里，作者引用了大量生动事例和前人言论，从各个角度反复地阐述论析，但却没

有重复之感，反而有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爱憎，大大增强

了文章的说服论辩力量。其三，在语言上多用排比句、对偶句，句式句法富于变化，从而形

成了一种滔滔滚滚的气势，使文章在说服力之外兼具感染力。本文通篇几乎全由排比、对偶

句式构成，这些对偶句不仅有五六字的短句，也有七八字以上的长句，而且常常组成排比句

式，显得错落有致。同时，从语气上看，文中运用不少感叹和诘问句式，又有一些句子押韵，

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出强烈的感情和充沛的气势。由于它充分表述了作者的深切体验和真

情实感，所以人们丝毫不觉得堆砌，而只觉得痛快淋漓。　 
 
  《绝交论》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朋党风气而作的抨击时弊的文章。《后汉书·朱穆传论》

说：“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道出了写作本 
文的动机和意图。文章采取的是客问主答的形式： 
 
  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相

见以公朝，享会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曰：“人将疾子，如何?”曰：“宁受疾”。曰：

“受疾可乎?”曰：“世之务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其愈

者，则孺子之爱也；其甚者，则求蔽过窃誉，以赡其私。事替义退，公轻私重，居劳于听也，

或于道而求其私赡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之敢止焉。是川渎并决而莫敢之塞，游豶蹂稼而

莫之禁也。《诗》云：‘威仪棣棣，不可筭也’。后生将复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规此。实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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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行，子道多阙，臣事多尤，思复白圭，重考古言，以补往过。时无孔堂，思兼则滞，匪有

废也，则亦焉兴。是以敢受疾，不亦可乎?” 
 
  根据刘峻《广〈绝交论〉》所引述，现存的恐非《绝交论》全文，然而也可以观其大义。

古人所谓交游，大抵包括交际和交友二义，朱穆《绝交论》所论主要指交际，与王符《潜夫

论·交际》篇相近。意思大致是说，自古以来，交际以礼为重，不谋私利；当今社会则相反，

世人“犯礼”、“背公”，借交游以谋私欲、营私利，世道混浊。自己虽算不上完美之人，但

宁愿受到世俗之人的疾恨，也要坚持操守，不与世人同流合污。言里言外，表现了对世俗小

人的极大轻蔑和愤慨，同其他文章一样，显示了作者刚肠疾恶的鲜明个性。本文概括了封建

社会中的某些本质现象，辞锋犀利，道出了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对后世有很大

影响。稍后的蔡邕为朱穆此文所感动，作了《正交论》以“广其致”。南朝梁代的刘峻作《广

〈绝交论〉》也自言继朱而作，对社会上虚情假义以谋私的种种论交形式作了更为具体生动

的刻画。此后，这类文章在文学史上仍屡见不绝。　 
 
  朱穆的诗现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据《后汉书·朱穆传》注，刘伯宗原为朱穆

旧友，早先困顿之际，屡受朱穆的照顾。后来刘官至二千石，位列朱穆之上，便附炎趋势，

不再敬重自己的患难有恩之友。朱穆激于义愤，作书于刘伯宗曰：“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

母忧乎?亲解縗絰，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

郎，及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辱乎?咄!刘伯宗

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因附诗，宣布绝交。诗曰： 
 
  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

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

力。本诗粗看颇似一首富有情趣的咏物之作，而且写得形象生动，但联系《绝交书》可以看

到它表面咏鸟，实为赋人，是一首在政治上同旧友的“绝交诗”。以朱穆的刚肠烈性，当然

不肯与附炎趋势的小人为友，所以这首诗的内容就很清楚了。诗人以北山上的一只翅翼不洁

的鸱鸟(即俗称的鹞鹰)比旧友刘伯宗，而以凤鸟自比，来表述绝交之意。诗人既对鸱鸟一无

好感，笔端便不免沾满鄙夷之气，一开始就写它竟是这样的卑琐：飞行时歪歪斜斜，没个正

向；安寝也忽东忽西，定不下心神。肚子饿了，就偷偷摸摸攫取聚在树间的幼鸟；一吃饱，

就蜷伏在污泥之中，也不管是肮脏、烂臭。这几句总的勾勒，便使它行止食宿的丑态纤毫毕

现，令人陡生厌恶之感。接着诗中是一个具体场面的刻画：这鸱鸟正如传说中贪婪成性的恶

兽“饕餮”，正津津有味地啄食着散发臭味的腐鼠，只填得肠塞嗉满，还是不能停嘴。这里

“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八字极为传神地描绘出了鸱鸟“嗜欲无极”的贪婪相。然而此时

的鸱鸟犹不满足，一面吃着腐臭之食，一面还向空中飞过的凤鸟大喊大叫：“你这缺德的凤

鸟，竟想分享我的佳肴?”在这里，诗人化用了《庄子·秋水》中“鸱吓鹓雏”的寓言，刻

画鸱鸟以卑劣之心度凤鸟之腹的可笑情态，正是用来表现刘伯宗的趋炎附势，让利禄之心淹

没了廉耻之心。刻画得妙不可言，揭露得也入木三分。 后，诗人借凤鸟的答词表明自己的

心志，也正告这可笑的鸱鸟：“我凤鸟所去之处，与你有天壤之别。我们就此永诀，你还是

努力自爱吧!”明确地说出两者趋向不同，只能绝交，在篇末点明了题旨。　 
 
  这首诗在写法上与书信中的直言相斥不同，而是运用了比兴手法，通过对鸱鸟丑恶之形

的勾勒刻画，以凤鸟之趣与鸱“异域”，来写自己与刘伯宗的绝交之意。这在艺术表现上，

应该说是巧妙而成功的。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贬称本诗“词旨躁露，汉四言诗 下者”，

评价未免不公。本诗固然“词旨躁露”，然实为“绝交”诗所必需；倘若过于隐晦含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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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失题意。纵观东汉一代，四言诗作不多，而班固《两都赋》所系颂诗、东平王刘苍《武

德舞歌》、傅毅《迪志诗》等，大多写得典雅雍容，缺少生机，不过是《诗经》之“雅、颂”

的苟延残喘。相比之下，朱穆《绝交诗》既富情趣，形象生动，更兼刚肠热血，在“汉四言

诗”中，应该说是颇具盎然生气的好诗。　 
 
  朱穆的赋作，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郁金赋》一篇的片断： 
 
  岁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园以回眺。览草木之纷葩兮，美斯华之英妙。布绿叶而挺心，吐

芳荣而发曜。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远而望之，粲

若罗星出云垂；近而观之，晔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萋兮猗猗。清风逍遥，芳越景移，

上灼朝日，下映兰池。观兹荣之瑰异，副欢情之所望。折英华以饰首，曜静女之仪光，瞻百

草之青青，羌朝荣而夕零，美郁金之纯伟，独弥日而久停。晨露未晞，微风肃清。增妙容之

美丽，发朱颜之荧荧。作椒芳之珍玩，超众葩之独灵。 
 
  这是一篇咏物寄托之作，郁金，即郁金香，是一种著名的香草。它很可能是朱穆前期作

品。它在形式上具备汉赋的一般特点，铺陈夸张，描写细致，文采华美，词汇丰富，句式整

齐中有变化，音韵和谐铿锵。同时，这篇作品明显受到了屈原辞赋所开创的“香草美人”的

比兴传统的影响，从多方面铺写郁金超乎众葩的“英妙”、“纯伟”、“瑰异”的品质，突出其

“无双”、“独灵”，并以此为寄托，表达作者对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的向往与追

求，“郁金”在这里就成为美好理想和高尚人格的一种象征。可惜的是，今天我们不能观其

全文以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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